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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视野 A47

跨国收养儿童寻亲记
美国收养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72%

的被收养人到了青春期的时候，渴望知道
他们当初为什么会被收养；65%的人想要
见到他们的亲生父母，94%的人想知道亲
生父母到底长什么样。茱莉亚说，为了不
让孩子感到自己太特殊，不少收养了孩子
的家庭之间有意保持着联系，“大多数人还
是想找家，这很正常”。

帮每个被跨国收养的孩子找家，在张
雯看来，不够现实：“一是信息不全，客观
条件不允许；二是也有不少养父母还是有
顾虑，怕孩子见到亲生父母后，会跟他们
疏远。”不久前，一个朋友的建议让张雯有
些动心。他建议成立一个“归来天使基金”，
把送出去的孩子免费接回国学习中国文
化，想找家的也可以帮他们找家。“我们送
他们走是不得已，是为了让他们有个家。现
在他们长大了，如果想回来，我们还是要欢
迎他们回来的。”

据了解，2006年以来，经民政部授权
的爱之桥服务社已经组织了多次寻根回
访活动。一些旅行社也看准商机，开发了

“寻根之旅”，号召国外领养家庭带孩子到
中国旅游，回以前的福利院看看。

志愿者“小禾”多次去过福利院，有些
景象让她印象很深：“我去过一个福利院，
健康些的孩子被送到了寄养家庭，留下的
是 20多个残障的孩子，其中一个八九个
月大的孩子，躺得脑袋都有些偏了，很明
显是缺少照顾。”“小禾”认为，对一些孩子
来说，涉外收养就是他们改变命运的希
望，“国外的医疗条件也好些，很多病是能
治好的。”据张雯透露，目前在中国收养中心
排队领养的国外家庭有3万多个，但每年能
提供给他们的孩子只有几千个。“实在是供
不应求，有的人中途会发来撤销申请，说她
当初申请领养的时候，还是一个单身妈妈，
但现在几年过去了，她已经有好几个孩子
了，不具备领养能力了。”也因此，国外不少
养父母会选择领养一些残疾孩子，这样等
的时间相对少些。 据《瞭望东方》周刊

1月29日，美国人凯瑟琳又一次拖家带口地从康涅狄格州来到北京，在东三环边找了家国际公寓住了下来，此时距农历新年还有半个月。
这是凯瑟琳第三次来中国，每来一次，家庭成员就会增加一两名。如今，这个金发的中年女人已经收养了三个中国孩子——一对9

岁的双胞胎，一个14岁的四川女孩。这次来中国，她打算帮养女图文涛找家。酒店房间内，两个黄皮肤、黑眼睛的小姑娘打着赤脚，拿着
iPhone，在地毯上跑来跑去，满口流利的英语。稍大些的图文涛忙着向陌生人展示她的汉语水平，歪七扭八地写下自己的名字，然后“很
美国”地耸耸肩。

我要帮她找在中国的家
自己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凯瑟琳就有了收养

孩子的打算。在她看来，中国的涉外收养制度相
对规范。“很多人觉得我们收养中国小孩，是因
为中国孩子长得小小的，很好玩，也很漂亮。”凯瑟
琳指指图文涛，“可你看，她长得多丑。”被“损”了
的图文涛蜷在沙发里，哈哈大笑。

2001年，凯瑟琳终于在中国如愿收养到了一
对双胞胎女儿。根据所在福利院的记载，这对双
胞胎出生仅 4天，就被遗弃了。后被福利院送到
了寄养家庭。一年多之后，凯瑟琳把她们带回了
美国。双胞胎刚懂事些，凯瑟琳就如实告诉两个
养女，她们是中国人，“我告诉她们，你们有3个家
庭，3个爸爸妈妈——生你们的爸爸妈妈、寄养家
庭的爸爸妈妈，还有我们。我对她们说，天哪，你
们真是太幸运了，这么多人爱你们！”这时的凯瑟
琳已经辞去了制片人的工作，当起了全职妈妈，

“我承诺过她们，要拿出全部精力去爱她们。”
第二次来中国是在2006年，这次她从成都带

走了图文涛。那一天，刚好是凯瑟琳的生日。她把
这个长得并不那么好看的小女孩看做了自己的生
日礼物。

根据福利院当时的记载，1999年4月26日下
午 5点钟左右，成都市公安局锦江区分局的警官
在红旗百货商场巡逻时发现一个小女孩在哭泣，
她身边没有亲人。经调查，有关部门宣布这个女
孩是被遗弃的，并将其带往警察局，随后送进福利
院。福利院给她起名字叫图文涛，记录上的出生
日期是1996年4月26日。但在图文涛的记忆中，
自己是属狗的。照此推算，应该是生于1994年。

图文涛的右眼由于有伤，几近失明，显得有些
空洞。凯瑟琳说，当年领养孩子的时候得知，她的
右眼在中国做过一次手术，后来手术线收缩了。
到美国后，去了纽约最好的医院，但也没法治了。

刚到美国的时候，图文涛沿袭着在福利院养
成的习惯——表现得自己很高兴，用唱歌跳舞取
悦别人，刻意地讨好周围的朋友。“那不是你自
己。”凯瑟琳一针见血，“你要找回你自己。”

3年后，图文涛几乎脱胎换骨成一个地道的
美国孩子了，但此时，凯瑟琳突然提出，帮她找在
中国的家。“我听从了我内心的想法，并且她也愿
意这么做。”凯瑟琳捂着胸口，语气平和但坚定。

进福利院之前的记忆，已经模糊得所
剩无几了。“总有人在梦里叫我‘妹妹’，发
的是这个音，但不是姐妹的意思。”图文涛
还认为，她的名字写出来应该是“涂文桃”。

2009年 11月，凯瑟琳从同样在中国收
养了孩子的美国人茱莉亚那里打听到了中
国一个叫“宝贝回家”的网站，这里专门为走
失、被拐、被遗弃儿童寻找亲人，并为家长们
提供寻人服务。随后，她给“宝贝回家”网站
发了邮件，提供了有关图文涛的信息。

凯瑟琳一行到中国寻亲前，该网站法
律顾问张志伟在他的博客上公布了这些支
离破碎的信息。很快，四川《天府早报》找
到了张志伟，希望帮图文涛寻亲。

1月 29日，凯瑟琳抵达北京。当天下
午，一名男子打电话给报社，说是看到了寻
亲启事。图文涛右眉上方一块不起眼的小
胎记，让他断定那就是他的女儿。该男子
说，孩子一出生他便离开家，孩子的母亲给

她取名叫“何雯”。1999年，他收到妻子的
来信，告诉他孩子走丢了。但近年来，他和
妻子几乎没有了联系。

此前，她的行程单上并没有列出“成
都”。“如果去的话，我们的路费和住宿费怎
么办？”凯瑟琳透露，这一趟来中国，路费、住
宿费，加上收养两个孩子的费用，算下来大
概要花44000美元，“但如果能很肯定那个男
人是她的亲生父亲，我还是会带她去的。这
对她来说太重要了！”

但最终，图文涛此行还是没有见到那
个疑似生父的男人。用一个座机拨通《天
府早报》的热线后，这个男人就像蒸发了
一样。电话中，他反复说自己对不起孩
子，实在没脸见她了，并坚持不肯留下手
机号码。“他 80%是图文涛的父亲。”张
志伟认为。他同时了解到，这个男人曾经
坐过几年牢，“没脸见孩子”，或许和这个也
有关。

“我很爱我的孩子，并且可以为她做
任何事情，特别是找家这件事关乎她的健
康和快乐。”凯瑟琳毫不犹豫，“大部分的
美国养父母在他们的养子到了一定年龄
的时候，都会选择如实告诉他这段身世
的。”美国儿童福利联合会的一项调查证
实了这一说法。统计结果显示，84%的养
母和73%的养父同意或非常愿意让他们的
养子和亲生父母重聚。

“中外养父母在理念上还是有很大差
别的。”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儿童救助工作
委员会执行主任张雯从 1992年就开始接
触涉外收养领域，“大部分的中国养父母首
先希望养子要谢谢他们，今后可以孝敬他
们，这跟传统的养儿防老的观念有关。西
方养父母更多是把养孩子当做一件幸福的

事，孩子是一份礼物，一份祝福。养到18岁
之后，孩子就可以独立了，两者之间没有契
约式的关系。坦白说，他们做父母比我们
要大气。”

凯瑟琳同样不担心一旦找到亲生父
母，图文涛会被“抢走”：“那是她的选择。
她愿意在哪儿，我们都会同意，只要她自
己觉得幸福。而且我们永远在这里，她想
要回来的时候，我们随时在。”

“I’ll stay!（我会留下）”凯瑟琳话音没
落，图文涛就在一旁喊了起来。很明显，
她更愿意留在这个美国家庭中。“宝贝
回家”网站的法律顾问张志伟称，他们网
站近一年内就收到 20 多个境外家庭请
求帮助为孩子寻亲的信息，“大多是欧美
国家”。

有个心愿

选择权

天使归来

不担心一旦找到亲生父母，孩子会被“抢走”


